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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80后夫妻10年坚守“生命的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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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网 3 月 27 日
电 据澳大利亚媒体27日报
道，德国之翼母公司汉莎航空
公司的一名女发言人表示，失
事航班的副驾驶自2013年9
月开始上岗，截至目前有18
个月（630个小时）的飞行经
验。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本
身患抑郁症不适合飞行的副

驾驶竟通过了有关审查。
失事航班的副驾驶是28

岁的德国人安德烈亚斯·卢比
茨。法国调查人员 26日表
示，飞机坠毁前，卢比茨一个
人在操纵飞机，涉嫌故意降低
飞行高度，导致飞机撞山。调
查结果还显示，乘客在坠机前
几秒意识到了即将发生的一

切并发出尖叫。
这发言人还介绍说，卢比

茨在位于德国北部不来梅市
的汉莎飞行培新中心接受了
培训。而汉莎公司此前称，另
一位飞行员有超过10年的飞
行经验，执飞空客A320长达
6000个小时。

一名熟悉调查情况的消

息人士透露，失事航班的“驾
驶舱语音记录器”（“黑匣子”
之一）的信息显示，驾驶舱内
的一个座位被推回，舱门打开
又关闭了。然后黑匣子里传
出敲门声，直到飞机坠毁前都
没有对话。这名消息人士还
说，黑匣子里还能听到飞机接
近地面前发出的警报。

警方从卢比茨公寓的电
脑里发现，卢比茨是一名健身
迷，患有抑郁症和疲劳综合
征。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他通过了所有的心理评估，被
认为适合飞行。汉莎公司承
认，卢比茨混过了相关审查，
本不应该上岗执飞。

失事航班副驾驶患抑郁症
混过审查上岗执飞

据新华社 在民航史
上，涉嫌人为蓄意制造的空
难也曾发生过数起，其中部
分事故的原因尚无最后定
论。这些事故主要包括：

1982年2月9日，一架日
本航空公司客机在东京羽田
机场着陆时，接连同跑道上
的导航灯相撞以后，坠落在
多摩川入海口的浅滩上。机
上17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
24人当场身亡，其余150人
不同程度受伤。事后对空难
进行的调查发现，机长精神
状况不稳定，意图撞毁飞机。

1994年8月21日，摩洛
哥一架民航班机坠毁，造成
40名乘客和3名机组人员遇
难。当月24日，摩洛哥交通

部发表公报说，根据法国民
航局飞行事故调查局破译飞
行记录仪（黑匣子）的初步结
果，这起空难是机长尤尼斯·
哈亚提蓄意自杀所致。公报
说“他切断了自动驾驶仪，使
飞机急剧坠落地面”。

1997 年 12 月 19 日，新
加坡胜安航空公司185航班
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返
回新加坡途中坠入印尼巨港
市附近的穆西河中，机上104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
难，这是新加坡民航史上首
次发生的机毁人亡的空难。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
调查认定，此次空难很可能
是机长蓄意操控飞机坠毁，
但是印尼方面的调查没有给

出决定性结论。
1999年10月31日，埃及

航空公司990航班从纽约肯
尼迪国际机场起飞后不久坠
入大西洋，机上217人全部遇
难。美国有关机构公布的调
查报告显示，这起空难可能是
由飞机副驾驶的“自杀性行
为”造成的。埃及方面对此表
示强烈反对，强调应从技术角
度和其他方面查找事故原因。

2013 年 11 月 29 日，莫
桑比克航空公司一架飞往安
哥拉的客机在纳米比亚北部
丛林坠毁。机上27名乘客和
6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其中
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同年12
月21日莫桑比克民航协会公
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空
难系由机长主观意图造成，
飞机不存在任何机械故障。

背景资料：史上驾驶员涉嫌制造的空难

据新华社 法国马赛检
察官罗比内26日说，德国之
翼客机坠毁时，副驾驶员单
独待在驾驶舱里，并且拒绝
给机长开门。这名副驾驶员

“显然有摧毁飞机的意图”，
但是目前并不能认为客机坠
毁事件属于恐怖主义袭击。

负责调查德国之翼客机
坠毁事件的罗比内在马赛机
场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副驾
驶员名叫安德烈亚斯·卢比
茨，德国国籍，今年28岁，是
他独自启动了客机的降落程
序。罗比内说，当时卢比茨
具有驾驶飞机的能力。

罗比内说，根据客机驾
驶舱语音记录仪的录音资
料，听到机长要求卢比茨驾
驶飞机，然后人们听到一个
座椅往后移动，一扇门被打
开，“可以认为机长出去上厕
所了”。

罗比内说，坠毁时机长
还不在驾驶舱内。据客机驾
驶舱语音记录仪录音资料判
断，卢比茨呼吸正常，一直到
飞机坠毁。

罗比内说，卢比茨没有

任何理由拒绝机长回到驾驶
舱。机长离开驾驶舱后，卢
比茨一直没有发声，也故意
没有回答飞行控制中心的呼
叫。

法国媒体分析说，可以
认为卢比茨有自杀企图，故
意让飞机撞山。

另据德国媒体报道，卢
比茨2013年9月加入德国之
翼航空公司，有630小时飞
行经验。媒体援引卢比茨在
飞行员俱乐部同伴的话报道
说，他是一名有激情的飞行
员，成为空客A320飞行员是
他的梦想。

一架从西班牙巴塞罗那
飞往德国杜塞尔多夫的空客
A320客机24日在法国南部
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山区
坠毁，机上144名乘客和6名
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目前事
故原因不明。

这架客机属于德国之翼
航空公司，已服役24年。德
国之翼是总部设在科隆的低
成本航空公司，是德国汉莎
航空公司全额控股的子公
司。

法国检察官说德国客机
副驾驶员“显然有摧毁飞机的意图”

■记者谢邹翔

李艳红，出生在美丽的内
蒙古大草原，和所有的女孩一
样，她爱美爱笑，热爱生活；高
德卫，来自秀美的海南岛，毕
业于湖南长沙民政学院殡仪
系。他们是一对夫妻，杭州市
殡仪馆两名普通的、年轻的殡
葬老职工。年轻，是因为他们
是都是80后，30岁刚出头；老
职工，是说他们在殡葬这个特
殊的岗位上，已经默默工作了
近10个年头。

近日，记者走访了杭州市
殡仪馆。采访的当天上午11
点，李艳红正在准备为一位逝
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而高德
卫仍然在外奔忙，记者就在告
别厅里。下午1点半，李艳红
休息的时间，记者与她在告别
厅外一边听她讲述他们的故
事一边等待高德卫。

李艳红：初次接触遗
体，忘不了那种凉到心底
的感觉

李艳红说，她接触殡仪行
业的第一项工作是遗体化
妆。第一次穿上隔离服，戴上
一次性手套时，那种凉到心底
的感觉，至今难忘。

2005年，李艳红接触的第
一个逝者是一名25岁因为车
祸去世的女孩，李艳红清楚地
记得她很漂亮又很年轻。当
她将手尖轻轻触摸到那张冰
冷的脸时，顿时感觉一种恐
惧、一丝寒意直达内心，脊背
发凉。她说那种感觉，就像一
个人走在夜幕下荒无人烟的
沼泽地，油然而生的恐惧感让
她的心跳加速，于是，她一个
劲儿跟身边的老师说话来消
除恐惧。

这个女孩的家人说，女孩
生前喜欢浅粉色的唇膏，喜欢
梳着长长的头发，李艳红就给
她画上了粉色唇膏，把长发梳
整齐，为的是不让逝者和生者
留一点遗憾。

在这个生命的终点站，生
者有许多嘱托，从遗体登记、
防腐、净身、更衣、化妆、入殓
到礼厅告别，每一道程序、每
一个环节，我们都不能出一丝
的差错。特别是化妆，如果达
不到家属的要求，就得补妆，
直到家属满意为止。为遗体
净身、更衣，常常要搬动遗体
好几回。而接触高度腐烂的
遗体，是这个岗位的常事。遗
体全身漆黑，尸虫就在遗体身
上乱窜，一股股恶臭弥漫在那
十几平方米的沐浴间里，那皮
肤就像一张张水泡过的豆腐
皮一样，一碰就破。稍有不
慎，尸虫就会爬到工作服或者
鞋子上。浓浓的尸臭即使戴
着最厚实的口罩也无法抵挡，
恶心、呕吐，不仅吐掉了隔夜
的饭菜，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都
没有胃口。

夫妻俩：一路苦干，
相互扶持

半年后，李艳红经过考核
成为了一名专业的司仪。殡
葬司仪服务，主要是为丧属提
供知识专业化、技能专业化、
形象专业化和精神专业化的
全方位悼念服务，包括悼念仪
式流程策划、悼念仪式现场布
置策划、撰写主持词和主持悼
念仪式等工作。这一服务过
程，既要体现传统丧葬民俗文
化的传承，又能适应和满足现
代悼念模式人性化、个性化的
需求。

李艳红说，主持了近9000
余场次的遗体告别仪式。我
们时常会遇到年轻的逝者，万
分悲痛的亲属，或是感慨万千
的人生故事。在主持悼念仪
式中，宣读着情真意切、凄婉

悲伤主持词的时候，伴随着黯
然神伤的亲属一阵一阵的哭
泣声、呐喊声，我的内心也会
感慨万分，会像失去亲人一样
情不自禁地感同身受，心情压

抑。
采访到这里，已经是下午

2点17分了，高德卫还没完成
任务回到殡仪馆。

记者只好拨接通了电话，
高德卫连连致歉，说任务太重
了实在没能抽出时间回到殡
仪馆接受采访。

高德卫告诉记者，他是车
队的驾驶员，抬运尸体，是殡
仪馆最脏、臭、累的一线工种
之一。他的工作时间很难掌
握，一年365天，24小时全天
候保障市区的遗体接运工作，
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要保证
每一次的运输，常常要加班回
不了家，几乎没有休息天。

每天忙碌是常态，高德卫
说，对他们而言最大的伤害还
是运输有传染病的遗体。
2013年禽流感期间，运输遗体
的任务特别重，虽然全身武装
到位，做好防护措施，但心里
始终存在着极大的恐慌。

高德卫很实在，他说，是
人都应该会有顾虑的吧，传染
病虽不害怕，万一被感染了，
我是单身汉也就算了，现在拖
家带口的，我总要为我的老婆
和女儿考虑。

高德卫：最大的遗憾
是没给妻子一个完整的
“蜜月”

“我和高德卫是在江苏省
江都守陵中心时认识的。”李
艳红告诉记者，2006年，一起
进了杭州市殡仪馆。从事殡
仪业的人谈恋爱，一说自己的
工作就把人吓跑了。所以，很
多都是内部解决，在外面找的
特别少。

谈恋爱的时候，虽然我们
工作在一起，每天见面的机会
很多，但是真正出去约会的时
间却少之又少。李艳红叙述
道，因为当时我爱人每个星期
值3个夜班，有时还得应急加
班，所以每次想去看场电影，
都生怕看到一半来个什么紧
急任务，慢慢地看电影也成了
一种奢侈。

李艳红说，最“记挂”的应
该是 2008 年结婚那次回海
南，请了10天婚假，刚办了喜
酒的第三天，领导就急电通知
我，让我马上赶回杭州主持一
场重要的仪式。我是在大草
原长大的，对大海充满了幻

想，高德卫又是海南人，更增
添了我对大海的向往，我们商
量着要在海边，趁着婚假尽情
地玩玩，没想到这么匆忙的就
结束了婚假返回。

高德卫谈及与李艳红的
婚假时显得尤为感慨，自己承
诺一个完美的蜜月，无法给予

心爱的人，心里觉得挺亏欠她
的。

而女儿的出生更是让高
德卫觉得难为了李艳红，因为
岗位需要，李艳红一直怀孕到
预产期的前一周才请假在家
休息，因为孩子提前出生，始
料不及的高德卫在李艳红生
产的那天还在奔忙着。李艳
红独自在医院待产，高德卫却
一直坚守在岗位上，当他接到
李艳红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听
到电话那边传来女儿清脆的
哭声时，这个热血男儿的双眼
盈满了泪水。

压抑与不解中的坚守

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工
作，心情十分地压抑和沉重。
头两年，我还有点轻度抑郁
呢，李艳红说，看到所有人都
是沉痛的表情，听到的都是悲
戚的哭声，每天都闷闷不乐，
甚至在睡梦中，也会出现悼念
仪式的场景。一种深深的无
助、彷徨和郁闷的感觉时刻围
绕在我的身上。那时，我只能
待在人多的地方，多感受人气
才能好一点。

当时，高德卫经常说我是
一张苦瓜脸。说到这，李艳红
笑出了声。我跟高德卫都想
过调换工作岗位，甚至于辞职
换个单位。可是，思考再三，
觉得既然学了这个专业，选择
了这个行业，就干了这份工作
吧。再说，换工作也是很难
的，做过殡葬这个行业再找别
的工作，别人也不会要我。

一次，高德卫去钱塘江
接一具无名遗体，在水里泡
了好几天，民警打捞到了岸
边，岸边与堤坝落差有 6 米
多。那具遗体已经高度腐
烂，臭不可闻。高德卫回忆
说，当时决定由我一个人负
责把遗体捆绑到担架上，再
由堤坝上的民警用麻绳拉上
来。由于遗体身上的水透过
尸袋往下流，我满身、满脸都
让遗体流下的水给淋湿了，
当时就只想往钱塘江里跳，
好好给自己洗个澡。这还不
算什么，周边一群看热闹的
人，各式各样的声音一直围
绕在耳朵旁，有人表示对我
们理解，有人表示称赞，却也
还有人表示质疑，认为我们
的付出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
经济补贴，每一句都在深深
地刺痛着我的感情和内心。

李艳红说，记忆最深的
一次是他们俩工作中都受了
委屈，回到家中，为了不让对
方担心，互相瞒着，强颜欢
笑。吃饭时，高德卫看出了
她心情不好，说了句“没事
吧，多吃点啊”，一听这话李
艳红的眼泪飕飕地往下流，
高德卫安慰我同时也没能藏
住他的委屈，说着说着他的
眼泪也止不住地流，3岁的女
儿也在旁边陪着爸爸妈妈一
起哭。

正因为我们都是殡葬人，
我们懂得彼此的辛酸和苦累，
我们理解对方的软弱，所以，
我们互相关心、体谅，互相支

持、分担，有他陪着我和女儿，
我还是很开心的，李艳红告诉
记者。

不同寻常的生活琐碎

李艳红说，经常有人问，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民政系统的”。
“具体干啥的”？
“在殡仪馆。”
“哎呀，年纪这么轻，怎么

干了这个。”
李艳红告诉记者，她和高

德卫常与人进行这样的对话，
面对世人异样的眼光他们夫
妻俩早已习以为常。

“再见、欢迎下次再来、有
事找我……”都属于我们的禁
忌用语，这些在其他场合的文
明用语在这里是忌讳的。李
艳红说，自从参加殡葬工作以
来，一些好朋友、老乡得知我
们在殡仪馆上班后，就莫名地
断了联系，哪怕是同住一个城
市，相约出门都被推脱，慢慢
失去联系。其实，我们都明
白，大多数人对殡仪馆这个地
方有些忌讳，对我们这些在这
里的工作的人是“敬而远之”，
深怕接触后沾上“晦气”。

我们几乎从来不主动与
人握手，很少串亲访友，从来
不到医院去看望病人，并不是
不礼貌不懂礼节，而是为了尊
重他人，万一人家介意又不好
意思说出来怎么办？李艳红
如实说，除了父母、兄弟姐妹，
我们都不走亲访友。不知不
觉，我们便不由自主地走进了

孤独的行列，
现在，我们最怕孩子在学

校受歧视和冷落，只能隐瞒身
份，在女儿幼儿园报名登记本
上写了杭州民政局。

“别人怎么看，不是我能
左右的，做好该做的就好。”李
艳红说，所有逝者家属来办理
殡葬手续，心情都是极度悲
伤，情绪非常激动的。我们都
会用自己一言一行缓解逝者
家属的悲痛心情。当家属对
我说谢谢的时候，我感受到了
尊重和认可，那一刻我很感
动。

记者问李艳红，你们夫妻
俩都选择殡葬这个职业，后悔
吗？李艳红感慨：“选择了就
要坚持。10年的光阴里，送走
了一个又一个的逝者，目睹了
一场又一场的生离死别，体会
到了常人难以体会到的人生
滋味，是这个职业让我们懂得
了珍惜与感恩，感受到生命的
可贵。”

李艳红说，工作至今10时
间里，每逢过年都不能与父母
家人团圆，这是我们最大的遗
憾。我希望今年能给我们一
个长假一起回家过年，陪陪父
母。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哀
乐鞭炮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
的哭泣声始终未停。

汉莎:

德国警察在据信属于副驾驶卢比茨的一幢房屋前警戒。
失事航班副驾驶安德烈

亚斯·卢比茨

李艳红在主持杭州市第二十二次骨灰撒江仪式


